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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
友
看
了
電
視
財
經
節
目
，
說
訪
問
了
中
產

媽
媽
和
草
根
媽
媽
。
中
產
媽
媽
一
如
所
料
，
用

盡
方
法
培
養
獨
生
孩
子
，
但
叫
朋
友
嘖
嘖
稱
奇

的
，
卻
是
那
位
草
根
媽
媽
，
生
了
超
過
半
打
孩

子
。
她
家
住
公
屋
，
沒
工
作
，
只
靠
丈
夫
一
份

收
入
，
但
鏡
頭
所
見
，
生
活
得
也
很
開
心
。
朋
友
不

明
白
，
為
甚
麼
在
今
天
，
養
個
小
孩
要
四
百
萬
，
還

會
有
人
夠
膽
生
八
九
個
孩
子
。

據
朋
友
描
述
，
記
者
問
草
根
媽
媽
的
孩
子
，
人
家

的
小
孩
可
以
去
學
琴
學
畫
，
去
外
國
遊
學
，
你
們
卻

只
可
以
去
公
園
玩
，
覺
得
怎
樣
？
草
根
孩
子
說
，
不

要
緊
，
他
們
去
外
國
，
我
卻
認
得
怕
羞
草
和
公
園
的

植
物
，
也
很
開
心
。

其
實
朋
友
太
大
驚
小
怪
了
。
我
跟
她
分
析
，
這
位

草
根
媽
媽
為
甚
麼
可
以
大
安
旨
意
，
生
一
堆
孩
子
，

除
了
她
說
是
因
為
喜
歡
小
朋
友
之
外
，
我
相
信
更
重

要
的
是
她
對
未
來
生
活
的
盤
算
。
那
種
盤
算
，
其
實

就
是
我
們
父
母
五
六
十
年
代
那
一
套
，
就
是
養
兒
防
老
，
人
多

好
做
作
。
朋
友
問
是
甚
麼
意
思
，
我
說
很
簡
單
，
有
數
得
計
：

即
使
生
八
九
個
孩
子
也
不
要
緊
，
反
正
慳
慳
地
過
活
，
有
家
公

屋
，
醫
療
又
免
費
，
時
不
時
政
府
又
派
錢
或
弄
些
津
貼
，
香
港

總
餓
不
死
人
。
孩
子
讀
書
不
用
錢
；
玩
的
，
全
是
不
花
錢
的
節

目
，
像
上
公
園
，
逛
商
場
，
去
政
府
部
門
的
嘉
年
華
，
玩
遊
戲

贏
些
文
具
，
還
可
以
學
到
有
用
知
識
！

還
有
，
到
孩
子
中
學
畢
業
，
考
上
大
學
固
然
好
，
要
不
然
，

香
港
服
務
業
發
達
，
只
要
肯
做
，
幾
千
元
的
工
一
定
找
得
到
。

到
時
五
六
個
子
女
齊
齊
﹁
出
身
﹂，
每
人
每
月
只
要
上
繳
一
千
元

當
家
用
，
爸
媽
的
生
活
就
會
明
顯
改
善
起
來
，
步
入
收
成
期
。

朋
友
問
，
現
在
的
孩
子
還
會
給
家
用
？
我
說
為
甚
麼
不
會
？
只

要
繼
續
住
家
裡
，
一
千
幾
百
總
拿
得
出
來
，
問
題
是
有
沒
有

心
。
中
產
家
庭
的
父
母
，
整
天
給
兒
女
灌
輸
以
後
不
用
給
家
用

的
思
想
，
兒
女
大
了
，
會
給
才
奇
呢
。
窮
人
的
孩
子
，
為
父
母

改
善
生
活
是
天
經
地
義
的
事
，
養
兒
防
老
也
沒
有
甚
麼
值
得
羞

恥
。
朋
友
說
我
在
揶
揄
草
根
，
我
說
沒
有
，
我
們
就
是
這
樣
長

大
的
，
這
就
是
香
港
的
民
間
智
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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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王
大
慶

多孩的智慧
伍淑賢

翠袖
乾坤

平
生
不
少
書
籍
，
借
出
如
潑
水
，
如
送

禮
，
難
以
索
回
。
昨
日
，
忽
有
客
登
門
，

捧
書
數
本
，
竟
曰
歸
還
。
翻
之
，
不
禁
大

喜
，
此
皆
為
吾
之
﹁
水
﹂
也
，
吾
之
﹁
禮
﹂

也
，
歲
月
流
逝
，
竟
忘
矣
。
如
此
朋
友
，

實
是
少
見
。

其
中
一
部
︽
小
倉
山
房
尺
牘
︾，
為
清
袁
枚
之

作
。
翻
之
，
喜
不
自
勝
，
蓋
其
中
不
少
圈
點
，

為
我
之
字
跡
；
當
年
捧
讀
情
景
，
立
湧
腦
際
。

這
書
為
范
寶
錚
校
注
本
，
湖
南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七
年
版
本
。
小
學
之
時
，
即
聞
老
師
莫
儉

溥
述
及
隨
園
，
推
薦
讀
︽
子
不
語
︾、
︽
隨
園
詩

話
︾。
其
後
說
：
﹁︽
小
倉
山
房
尺
牘
︾
最
宜

讀
。
﹂
至
於
何
解
﹁
最
宜
讀
﹂，
先
生
沒
說
。
後

於
書
肆
見
之
，
遂
購
下
。
午
夜
下
班
圈
讀
，
始

明
﹁
宜
讀
﹂
甚
至
加
﹁
最
﹂
之
理
。

袁
枚
四
十
歲
之
年
，
以
父
喪
辭
官
歸
於
江
寧

城
西
小
倉
山
下
，
造
園
曰
隨
園
，
此
後
即
專
心

著
述
，
往
來
無
白
丁
。
這
部
︽
小
倉
山
房
尺
牘
︾

乃
隨
園
所
書
函
牘
，
信
手
任
心
，
謔
浪
笑
傲
，

隨
作
隨
棄
。
有
一
後
學
者
洪
錫
豫
，
從
隨
園
弟
子
處
得
抄

若
干
，
一
讀
之
下
，
意
趣
橫
生
，
並
譽
為
遠
勝
蘇
黃
小

品
，
於
是
梓
而
存
之
。
︽
小
倉
山
房
尺
牘
︾
始
得
流
世
。

所
謂
﹁
意
趣
橫
生
﹂，
的
確
如
是
。
︽
辭
妓
席
札
︾
即
見

其
一
。
有
邀
隨
園
赴
妓
席
，
拒
之
，
客
指
其
晚
年
染
道
學

習
氣
，
袁
枚
即
回
函
否
認
，
並
云
﹁
僕
之
不
來
，
正
慮
我

走
入
道
學
故
也
。
﹂
何
解
？
袁
枚
解
釋
：

﹁
一
登
妓
席
，
被
冶
笑
所
動
，
遂
喪
其
生
平
而
溺
惑
之
，

如
是
則
樂
矣
。
今
我
素
非
莊
士
，
先
存
好
色
之
心
，
欣
欣

然
而
來
，
不
料
一
登
妓
席
，
被
其
惡
狀
阻
興
，
使
頃
刻
間

意
不
得
不
誠
，
心
不
得
不
正
。
終
席
間
如
對
嚴
師
，
如
是

則
苦
矣
。
﹂

原
來
如
此
！
還
說
﹁
纏
頭
之
費
，
或
言
與
其
賞
此
輩
，
不

如
賑
貧
窮
﹂
；
至
於
妓
之
﹁
惡
狀
﹂，
想
是
貌
既
不
端
，
吐

屬
鄙
陋
，
隨
園
女
弟
子
眾
矣
，
何
須
面
此
﹁
惡
狀
﹂
？

范
寶
錚
在
前
言
中
說
：
﹁
先
生
待
人
以
誠
，
凡
所
言
均
掬

自
肺
腑
，
無
絲
毫
矯
揉
造
作
。
﹂
此
言
信
是
。
如
袁
枚
有

女
得
人
垂
青
，
友
攜
子
往
相
親
，
袁
枚
指
﹁
玉
質
金
相
，

得
託
絲
蘿
，
本
為
至
幸
﹂，
奈
何
其
母
卜
之
占
者
，
兩
家
八

字
一
合
，
竟
相
沖
。
袁
枚
雖
不
信
占
者
所
言
，
但
以
孝
為

先
，
遂
呈
書
友
人
建
議
：
﹁
將
小
女
寄
司
空
膝
下
，
依
卿

月
之
末
光
，
作
瑣
瑣
之
姻
婭
，
改
媳
為
女
，
辟
咡
無
嫌
，

易
舅
為
爺
，
稱
名
愈
昵
，
未
知
司
空
其
許
之
否
？
﹂
如
此

意
誠
，
足
見
袁
枚
心
思
，
而
非
委
婉
推
之
。

日
前
有
學
生
問
說
，
方
今
中
文
水
準
低
落
，
國
學
式
微
，

該
讀
何
書
以
奮
進
？
我
即
說
：
﹁
讀
︽
古
文
觀
止
︾
吧
。
﹂

又
說
：
﹁︽
小
倉
山
房
尺
牘
︾
亦
佳
。
但
辭
意
深
奧
，
引
典

繁
多
，
恐
不
易
明
，
但
細
而
讀
之
，
必
有
所
得
。
蓋
一
可

知
用
詞
，
更
可
增
知
識
。
﹂
猶
憶
莫
儉
溥
先
生
對
余
曰
：

﹁
欲
白
話
文
有
精
進
，
必
須
讀
古
文
，
始
免
柔
根
脆
骨
。
﹂

確
然
，
也
可
去
歐
化
中
文
之
流
弊
，
但
方
今
學
子
，
有
誰

肯
下
此
苦
功
？

偶得珠還有感
黃仲鳴

琴台
客聚

古
諺
有
訓
：
﹁
勸
君
莫
打
春
頭

鳥
，
子
在
巢
中
望
母
歸
﹂，
回
想
起
打

﹁
春
頭
烏
﹂
最
多
之
時
，
是
在
一
九
五

六
年
之
童
年
時
代
正
讀
初
中
將
畢
業

之
時
，
毛
主
席
特
下
號
召
令
﹁
除
四

害
﹂，
為
保
國
家
衛
生
和
糧
食
，
呼
籲
全
民

總
動
員
要
消
滅
蚊
蠅
老
鼠
和
麻
雀
，
那
陣
子

發
動
居
民
街
坊
每
家
每
戶
每
周
要
上
繳
十
條

老
鼠
尾
，
證
明
你
此
戶
有
參
與
滅
鼠
，
起
碼

一
周
滅
了
十
隻
，
蚊
蠅
屍
首
則
用
火
柴
盒
裝

㠥
拿
去
街
坊
組
長
處
登
記
，
麻
雀
屍
體
則
綁

好
登
記
了
拿
回
去
各
家
埋
葬
或
燒
毀
。
對
於

處
理
麻
雀
屍
體
人
們
最
開
心
，
拿
回
家
用
滾

水
燙
過
拔
毛
燒
烤
或
炸
吃
，
十
分
美
味
可

口
。
那
時
未
到
五
八
、
五
九
年
﹁
大
躍
進
﹂

失
敗
，
但
市
面
上
已
沒
有
甚
麼
零
食
出
售
，

獵
了
鳥
巢
甚
麼
鳥
都
當
是
麻
雀
可
以
名
正
言

順
吃
之
大
快
朵
頤
，
那
是
咱
們
那
一
代
童
年

罕
有
的
快
樂
時
光
，
所
以
日
夜
出
動
山
邊
樹
林
掏
鳥
巢

捕
殺
春
頭
鳥
，
人
人
十
分
興
奮
。

滅
雀
運
動
持
續
了
快
一
年
，
晴
空
上
萬
里
鳥
蹤

滅
，
北
京
方
面
又
有
號
令
下
達
，
不
知
是
誰
發
現
麻

雀
是
益
雀
，
禾
花
雀
才
是
真
正
偷
啄
穀
麥
的
害
鳥
，

麻
雀
反
而
是
專
食
蚊
蠅
害
蟲
的
﹁
友
禽
﹂，
﹁
除
四
害
﹂

減
去
其
一
，
不
必
狂
打
麻
雀
了
，
然
後
放
鳥
兒
一
條

生
路
，
我
們
百
姓
少
年
才
停
止
了
專
門
獵
殺
﹁
春
頭

鳥
﹂
來
幫
補
日
常
營
養
，
然
後
便
全
國
開
始
進
入
全

民
煉
鋼
，
全
民
增
產
種
糧
食
的
大
躍
進
﹁
三
面
紅
旗
﹂

時
代
了
。

﹁
三
面
紅
旗
﹂
年
代
由
一
九
五
八
年
開
始
，
是
筆

者
讀
高
中
年
代
，
所
有
少
年
不
提
讀
書
，
要
努
力
學

習
馬
列
主
義
和
上
山
下
鄉
，
幫
忙
土
法
煉
鋼
，
下
農

村
種
田
義
務
勞
動
，
阿
杜
則
﹁
走
精
面
﹂
努
力
練
踢

球
加
入
了
市
少
年
足
球
隊
，
常
常
要
去
集
訓
和
表
演

球
賽
給
工
人
農
民
看
，
如
是
者
到
五
九
年
正
式
﹁
大

躍
進
﹂
失
敗
，
阿
杜
則
入
大
學
開
展
另
一
段
人
生

了
。
今
日
由
老
友
屈
穎
妍
帶
女
兒
去
看
春
頭
鳥
，
扯

起
這
麼
多
回
憶
，
真
是
惆
悵
舊
歡
如
夢
啊
。

惆悵舊歡如夢
阿 杜

杜亦
有道

暑
假
外
遊
，
一
般
來
說
，
總
叫

人
有
﹁
勞
民
傷
財
、
自
討
苦
吃
﹂

的
感
慨
。

交
通
貴
、
住
宿
貴
、
各
項
消
費

都
來
個
應
﹁
節
﹂
高
昇
，
但
是
，

若
家
中
成
員
有
學
生
、
老
師
，
而
又
想

在
大
家
都
放
假
期
間
，
閤
家
外
遊
，
親

子
一
番
，
便
只
能
認
命
了
！
照
計
我
這

個
獨
立
人
士
外
遊
，
應
該
可
以
理
智
地

避
開
這
個
黃
金
檔
期
、
避
開
高
消
費
旅

遊
的
宿
命
，
奈
何
遊
伴
乃
萬
世
師
表
的

大
學
教
授
，
在
她
的
要
求
下
，
也
要
在

暑
假
八
月
來
個
﹁
熱
辣
﹂
旅
程
。

天
時
暑
熱
，
挑
選
外
遊
目
的
地
，
也

頗
費
思
量
。
香
港
天
氣
已
是
酷
熱
難

擋
，
當
然
不
能
再
由
﹁
熱
煎
盤
﹂
跳
入

﹁
火
坑
﹂
中
！

南
半
球
地
區
剛
好
是
入
冬
季
節
，
往

南
走
，
本
是
最
佳
選
擇
；
但
年
初
才
在

大
溪
地
、
澳
洲
、
新
西
蘭
轉
了
一
圈
，
重
遊
似
乎

是
早
了
些
。

不
向
南
走
，
那
就
往
高
攀
，
就
在
中
國
境
內
！

十
多
年
前
曾
因
公
幹
之
便
，
遊
過
雲
南
省
的
昆

明
、
大
理
、
麗
江
，
可
就
是
錯
過
了
位
處
海
拔
三

千
多
米
的
香
格
里
拉
，
還
有
那
環
抱
㠥
的
雪
山
峰

群
，
香
格
里
拉
的
清
爽
高
原
氣
候
，
也
正
好
是
要

躲
避
酷
熱
天
氣
的
好
去
處
。

找
來
識
途
老
馬
的
紅
姐
，
確
認
了
八
月
份
是
旅

遊
中
甸
香
格
里
拉
的
絕
佳
時
機
，
天
清
氣
朗
、
平

均
氣
溫
圍
繞
在
攝
氏
八
至
十
八
度
間
；
日
中
雖
間

有
陣
雨
，
但
雨
勢
不
會
很
大
，
通
常
是
一
陣
雨
灑

過
後
，
便
又
陽
光
普
照
；
加
上
八
月
是
採
摘
野
生

松
茸
季
節
，
還
有
大
量
新
鮮
菇
菌
，
當
然
還
有
不

能
錯
過
的
著
名
﹁
雲
南
宣
威
火
腿
﹂，
令
人
食
指
大

動
，
恨
不
得
立
即
就
飛
過
去
了
！

暑假外遊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今
年
是
非
多
，
風
雨
更
不

少
。
大
半
個
月
前
，
久
未
見
如

此
猛
烈
的
颱
風
﹁
韋
森
特
﹂，

香
港
掛
起
近
年
罕
見
的
十
號
風

球
。
雖
然
相
較
於
內
地
，
﹁
韋

森
特
﹂
在
香
港
破
壞
力
是
細
了
，
但

對
樹
木
卻
造
成
嚴
重
傷
害
。
﹁
韋
森

特
﹂
離
港
而
去
，
城
中
面
貌
有
待
整

理
，
驟
然
另
一
風
先
生
﹁
啟
德
﹂
施

施
然
而
至
，
來
去
匆
匆
，
只
在
晚
上

掛
了
八
個
小
時
八
號
風
球
，
股
市
不

被
影
響
，
商
業
秩
序
基
本
上
正
常
。

剛
開
幕
的
食
品
展
覽
較
上
次
遇
上

﹁
韋
森
特
﹂
的
書
展
幸
運
得
多
。
老
實

說
，
主
辦
大
型
活
動
可
真
要
求
天
公

作
美
。

雲
南
省
昭
通
市
委
副
書
記
李
勇
率

招
商
團
來
港
為
﹁
昭
通
高
原
特
色
農

業
香
港
招
商
推
介
會
﹂
作
主
題
推

介
。
碰
上
前
一
晚
掛
八
號
風
球
，
又

幸
運
的
翌
日
改
掛
三
號
，
雨
過
天
青
，
推
介
會

如
常
舉
行
，
滿
室
工
商
朋
友
到
賀
。
中
國
企
業

協
會
副
會
長
馮
洪
章
、
香
港
食
品
協
會
副
會
長

李
廣
林
、
港
九
茶
業
行
商
會
理
事
長
林
鎮
浩
等

相
關
行
業
巨
商
大
清
早
便
來
捧
場
。
無
他
者
，

商
機
所
在
嘛
。
昭
通
青
山
育
翠
，
皇
土
藏
金
，

有
資
源
﹁
金
三
角
﹂
的
美
譽
，
生
物
資
源
種
類

繁
多
，
極
具
優
勢
。
特
別
是
天
麻
、
杜
仲
等
中

藥
原
材
料
以
及
蘋
果
、
魔
芋
等
特
色
產
品
在
內

地
和
香
港
都
馳
名
多
時
，
銷
路
甚
佳
。
環
顧
當

下
全
球
天
氣
失
常
，
農
產
糧
食
危
機
，
而
香
港

農
業
佔
整
體
經
濟
比
重
幾
乎
等
於
零
，
農
產
品

和
副
食
品
大
多
靠
進
口
，
中
國
大
陸
是
主
要
來

源
地
之
一
。
香
港
蘋
果
和
天
麻
多
來
自
昭
通

哩
。
正
如
吉
林
省
一
樣
，
出
產
精
品
長
白
山
人

參
、
長
白
山
松
茸
等
，
但
深
加
工
和
包
裝
宣
傳

等
欠
奉
，
結
果
是
﹁
頭
啖
湯
﹂
給
日
本
和
韓
國

賺
了
暴
利
，
而
吉
林
只
作
原
材
料
低
價
出
售
日

本
和
韓
國
。
我
喜
歡
吉
林
大
米
，
可
惜
不
知
何

故
，
香
港
所
售
食
米
只
來
自
泰
國
和
南
粵
等
地

區
，
近
年
米
價
一
漲
再
漲
，
為
何
不
廣
開
產
品

來
源
呢
？
所
謂
﹁
品
牌
﹂
靠
宣
傳
推
介
，
而
食

品
產
品
更
應
重
視
深
加
工
，
價
值
提
高
才
不
至

於
賤
賣
浪
費
資
源
。
正
所
謂
﹁
在
商
言
商
﹂
是

也
。 「在商言商」

思 旋

思旋
天地

神
九
三
名
航
天
員
訪
港
期
間
與
婦
女

界
茶
敘
，
普
通
話
台
直
播
。
為
此
，
電

台
同
事
設
計
了
百
餘
條
題
目
，
可
惜
時

間
關
係
只
問
了
幾
題
，
漏
網
之
魚
太
多

了
，
例
如
問
景
海
鵬
：
聽
說
你
曾
經
一

天
前
還
不
會
游
泳
，
一
天
後
居
然
能
游
二
百

米
，
像
孫
楊
一
樣
般
優
秀
，
你
是
怎
樣
做
到

的
？
問
劉
旺
：
你
愛
用
寫
信
這
傳
統
形
式
與

家
人
聯
繫
，
是
甚
麼
原
因
？
問
劉
洋
：
全
中

國
二
十
一
名
航
天
員
中
只
有
兩
位
女
性
，
和

男
性
太
空
人
相
比
，
要
多
付
出
哪
些
的
艱

辛
？⋯

⋯

幸
好
，
茶
敘
之
前
，
大
會
安
排
我
和
劉
洋

做
了
一
個
十
五
分
鐘
的
珍
貴
訪
問
。
我
問
她

愛
笑
，
也
愛
哭
嗎
？
她
肯
定
地
點
頭
，
果

然
，
當
提
及
丈
夫
張
華
，
吐
出
了
﹁
我
愛
他
﹂

三
個
字
時
，
劉
洋
雙
眼
通
紅
，
再
忍
不
住

了
。我

在
想
，
面
前
的
甜
姐
兒
就
是
我
們
第
一

位
飛
到
太
空
的
中
國
女
性—

—

現
代
嫦
娥
，

在
中
秋
吃
月
餅
、
賞
明
月
之
際
，
她
可
有
不

同
感
受
？
說
回
來
，
這
個
中
秋
，
我
的
心
情
的
確
大
不

同
，
因
為
我
當
了
慈
善
月
餅
的
代
言
人
！

話
說
最
近
入
選
米
芝
蓮
的
詠
藜
園
，
多
年
來
贊
助
理

工
大
學
獎
學
金
。
老
闆
楊
太
得
悉
這
班
上
進
的
大
學
生

渴
望
創
業
，
反
觀
很
多
八
十
、
九
十
後
年
輕
人
沉
迷
打

機
，
決
定
聯
同
修
讀
食
物
安
全
的
同
學
合
辦
﹁
社
企
﹂，

身
體
力
行
指
導
選
材
、
生
產
、
營
銷
等
秘
訣
，
學
生
承

諾
協
助
隱
蔽
青
年
走
進
社
會
。

千
呼
萬
喚
，
終
於
推
出
採
用
慈
禧
太
后
御
用
的
健
康

月
餅
秘
方
、
全
橄
欖
油
製
造
的
﹁
核
桃
紅
棗
月
﹂，
一
級

紅
棗
補
血
益
氣
、
核
桃
滋
潤
肌
膚
；
﹁
海
藻
糖
松
子
白

蓮
蓉
﹂，
海
藻
糖
的
甜
度
是
砂
糖
百
分
之
四
十
五
，
升
糖

指
數
低
，
減
低
患
上
糖
尿
病
的
機
會
，
松
子
仁
有
助
記

憶
；
﹁
黑
芝
麻
核
桃
月
﹂，
芝
麻
含
豐
富
維
他
命
E
，
有

效
抗
衰
老
，
全
都
棄
用
鹹
蛋
黃
，
確
保
健
康
。

環
保
餅
盒
﹁
月
光
寶
盒
﹂
華
麗
尊
貴
，
每
盒
兩
個
售

一
百
二
十
八
元
，
收
益
分
別
撥
捐
理
大
作
教
研
用
途
及

乳
癌
基
金
會
，
查
詢
熱
線
三
四
○
○
八
七
○
二
。

忽
然
我
想
起
，
在
賽
馬
會
創
意
藝
術
中
心
八
樓
，
展

出
至
二
十
六
日
的
伍
振
榮
﹁
雷
生
春
故
貌
﹂
攝
影
展
，

記
錄
了
上
世
紀
二
十
年
代
建
成
的
意
大
利
風
格
唐
樓

﹁
雷
生
春
﹂
；
我
幻
想
穿
㠥
旗
袍
，
倚
在
相
中
露
台
的
石

欄
旁
，
品
嚐
慈
善
紅
棗
月
，
任
由
幼
滑
的
紅
棗
蓉
滑
向

喉
頭
，
應
該
別
有
一
番
趣
味
在
心
頭
。

慈善月餅
車淑梅

淑梅
足跡

所謂紅顏知己，《辭海》是這樣解釋的：紅顏
即年輕人的紅暈顏色，引申指美女。知己謂彼此
相知、情誼深切的朋友。對男人來說，紅顏知己
就是一個與你在精神上獨立、靈魂上平等，並能
夠達成深刻共鳴的女性朋友，它限於精神層面的
交流，一旦發生愛情或性行為，這種關係也就隨
之瓦解了。
紅顏知己不是現代社會的獨創名詞，它自古就

有。然而，不少名人墨客都很有分寸地與紅顏知
己相處。流傳最廣的要數張大千三跪紅顏知己的
故事，李秋君是張大千相遇的紅顏知己，也是繪
畫天賦極高的才女，初次見面，張大千未等李秋
君行拜師禮，卻先給她跪下：「晚輩蜀人張爰見
過師傅。」只為惺惺紅顏知己情。當李秋君有意
讓張大千娶她為妾時，張大千竟「撲通」一聲第
二次給她跪下，說道：「⋯⋯我一生的紅顏知
己，除你之外再無一人。但是，我若納你為妾，
將使一代才女受辱⋯⋯」從此，李秋君把一生摯
愛深深地埋在了心裡，而是以妹妹自居。1971
年，李秋君去世時，張大千面朝李秋君居住的方
向，長跪不起。幾日幾夜不能進食。
張大千對紅顏知己的「度」把握得很好，敬重

而不輕薄，愛慕而不曖昧，相處甚篤，絕不越雷
池半步。由此傳為佳話。
而現代的紅顏知己大多成了男人高雅情人的代

名詞。她和他之間不僅有精神上的共鳴，還可以
實現靈與肉的結合。紅顏知己不再限於精神層面
上的交流，而是承載了太多的性的色彩。
在我交往的朋友圈子裡，半數都有紅顏知己。

有的還以此顯擺，似乎這是時髦男人的象徵。大
張已是天命之年，卻有一個如花似玉的妙齡紅顏
知己。每每老朋友聚會，酒過三巡，大張便開始
炫耀他與紅顏知己的交往情節，涉及性生活時也

是直言不諱，甚至繪聲繪色，好像這是他的本
事。大張妻子雖耳有所聞，但都被他以文學上的
「知音」而遮掩過去。其實，大張妻子並不是個傻
女人，只是忍辱負重與大張得過且過罷了。日子
長了，大張妻子見大張還不收心，便在自己的健
身朋友圈子裡也結交了一位藍顏知己，大家互不
干涉，倒也相安無事。只是兩人的家成了一個空
殼了。
老吳的紅顏知己是他的大學同學，無話不談，

有時還電話約會互訴衷腸。對此，老吳妻子一直
採取寬容的態度，誰沒有個異性朋友啊，彼此在
一起談談心也要管顯得太小氣了。事實上老吳和
那個紅顏知己彼此也都保持㠥一定距離，從來沒
有情感的流露。可時間長了這遊戲規則就難遵守
了。
漸漸老吳妻子覺得老公似乎對她隱藏㠥甚麼。

他每次和紅顏知己的談話也不像以前那樣對她坦
露。終於那天他的手機洩露了他的秘密。 他的紅
顏知己常發短信息給他，內容已經很肉麻；他在
情人節和她過生日時都送禮物給她⋯⋯他們的感
情已經可以用「愛」這樣的字來表達了。老吳妻
子怎麼能再容忍？！老公一直都把她當作他的心肝
寶貝，她也一直都對他忠誠，並百分百地信任
他，可他卻這樣待她？
如此曖昧的紅顏知己深深刺激了老吳的妻子，

她終於向老吳攤牌，要麼斷絕與紅顏知己的交
往，要麼離婚。老吳賭咒發誓他和紅顏知己之間
的關係是純潔的、高尚的，真的沒有發生甚麼。老
吳妻子說，我相信你和你的紅顏知己沒有甚麼關
係，但就是因為你們沒有甚麼關係卻又有甚麼關
係，讓我在這場戰爭中很累。沒有一槍一彈，沒有
一言一語，但我的心很疼。如是女人的例假，每個
月疼一次，還可以忍受，畢竟大家都是這樣過來

的。但如果每天疼一次，那就無法忍耐了。
儘管老吳妻子愛老公勝過一切，但她實在忍受

不了這長期的折磨！無法接受老公有一個曖昧的
紅顏知己是女人的正常心理，警惕一個紅顏知己
變成小三，則是女人應該提前預防的事。
朋友問我有沒有紅顏知己，我說沒有。而且是

真的沒有。不是我不招女人喜歡，而是壓根兒就
不想找。你有甚麼話不能和你老婆說，去找甚麼
紅顏知己說，難不成紅顏知己還比老婆更貼心
嗎？如是，你去找紅顏知己過日子好了。即使你
開始的出發點沒有那種非分之想，可一男一女時
間處長了，又無話不談，感情怎麼會不升溫，又
怎能保持理智，那樣也太難受了吧？
俗話說：英雄難過美人關。既然英雄都難以抵

擋女人的魅力，一介凡夫俗子又如何抵擋住知己
的紅顏。倘若紅顏知書達理還好說，如果稍微按
捺不住傾慕之心，低頭笑一笑，紅袖招一招，眼

神撩一撩，日久天長，對面的男人有幾個能把握
住的？除非你是「坐懷不亂」的柳下惠。
日常生活中，所謂「紅顏知己」一直都是夫妻

婚姻生活中的敏感話題，也是社會爭論的熱點。
作為女性，很少能容忍自己的另一半有「紅顏知
己」。但對男人來講，既不希望自己的老婆做別人
的「紅顏知己」，又希望自己能有一個「紅顏知
己」，以彌合心理傾訴的需求，喚起精神和心靈共
鳴。遺憾的是，找到一個互相傾慕的紅顏知己原
本就很難，即便有幸覓到了，也可能因為交往的
過程中把握不好彼此之間的「度」，而把「紅顏知
己」變成了「紅顏禍水」，鬧得雞犬不寧、妻離子
散。
愚以為，如果你達不到像張大千那樣的境界，

那還是沒有紅顏知己好。畢竟紅顏知己是一種不
穩定的因素，在給你心靈安慰的同時，也對你的
愛情婚姻產生影響。

曖昧的紅顏知己

■紅顏知

己或成為

紅 顏 禍

水。

網上圖片

■袁枚信手任心之作，

誠好書。 作者提供圖片


